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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AI也有陷阱
□ 钟伟凤

终于，我喝懂了美式
□ 谢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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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茶事
（组诗）

■ 高 低

午后

三点的阳光斜切进窗

在桌面上画出一个梯形

我把自己放进去

像一片茶叶

被温水缓缓打开

紫砂壶里的铁观音

正在练习下沉

那些卷曲的往事

一一舒展

成为此刻的翠绿

没有电话没有访客

只有水沸的声音

像某种古老的提醒：

孤独是可以饮用的

而且越饮越淡

我数着杯底的气泡

它们上升，破裂

完成一次短暂的朝圣

而我始终在这里

守着一壶

正在变凉的下午茶

残汤

第七泡之后

茶汤淡成一声叹息

叶底摊开

像被阅读过无数遍的书

字迹模糊

却仍有涩味滞留

我习惯坐久一点

等杯壁的茶渍风干

成为褐色的年轮

一圈，一圈

丈量着无人知晓的

耐心与荒芜

有人说茶凉伤身

我却偏爱这口余温

像偏爱那些

说不出口的挽留

和不必回应的沉默

倒掉残汤时

叶片贴在滤网

像一群溺亡者

而我这个凶手

正用清水

冲洗自己的指纹

空杯

最终，杯子空了

光从底部透上来

我看见了

自己的掌心纹路

那些分叉与交汇

从未如此清晰

一只杯子

因为被清空

而拥有了形状

这多像某种人生——

必须倒尽

才能被看见

我把它倒扣在茶巾上

让最后一滴水

慢慢渗入织物

成为看不见的

存在过的证据

窗外暮色四合

我没有开灯

在渐暗的房间里

这只空杯

比满杯时

更亮

热带海岛的风总是裹挟着两种气

息。一种是咸的，来自慷慨的无垠南

海；另一种是甜的，源于遍地蓊郁的热

带草木。这两种气息在琼州大地的灶

台间交融、发酵，最终凝成了一种别处

没有的滋味。这味道，在市井巷陌的

烟火中，在海南人代代相传的舌尖记

忆里，固执地遵循着三条不成文的铁

律：不鲜不食，不真不食，不魂不食。

不鲜不食。鲜，源于大海毫不吝

啬的即时馈赠，是海南人味觉里的第

一要义。懂鲜、惜鲜、守鲜，便成了琼

乡人对山海最温柔的敬意。

天未破晓，渔港便已苏醒。引擎

声由远及近，渔船拢岸，舱盖一掀，银

光泼溅。一片丰收中，主妇与老饕们

深谙此道，指尖一碰鱼身，弹润紧实者

才得以入眼，虾须仍在颤动，才值得拎

回家中。于是，在海南，烹饪成了一种

看似“偷懒”实则充满智慧的艺术。清

蒸石斑，只缀几丝姜葱，淋一勺豉油，

蒸汽升腾间，锁住的是大海最鲜的滋

味；白灼基围虾，在滚水中不过打个照

面，蘸一点蒜蓉酱油，甜脆便在齿间迸

裂，肆意撩动着口腹之欲的瘾。陆地

上的“鲜”当然也不可放过。散养于椰

林下的文昌鸡，啄食野果虫蚁，奔跑出

一身紧实的肌肉，白切上桌，皮脆肉

滑，骨髓里都透着清甜。

不真不食。如果说“鲜”是天赋，

那么“真”便是海南人对这份天赋的诚

实回应。在这里，食物不必惊艳，但必

须诚恳。这份诚恳，是对自然的敬畏

与诚实，也是对自己手艺的尊重与对

生活的真诚。

海南的饮食少有浓油赤酱的加

持，也鄙弃过度雕琢的形态，信奉的是

食材本味的直抒胸臆。一碗正宗的海

南粉，其灵魂在于那勺用牛骨慢火熬

制的卤汁，火候精准把握，时间严格遵

守，这才得到那一口醇厚而多层次的

美味。港门粉的汤，一定得是新鲜捕

捞上的海鱼与黑猪猪骨一块儿炖煮，

才得到那一口鲜美的奶白色汤水，再

铺上几片手打鱼饼、一勺酥脆虾脯，简

朴之中，山海之味俱在。即便是街头

小吃，阿婆们翻飞着铁勺，把一个个虾

饼送入油锅，那薄如蝉翼的面糊下是

一只只完整的红润鲜虾，虾饼在滚油

中渐渐膨起，披上一身金黄酥脆的外

衣，入口时那一声清脆的“喀嚓”，是听

得见、也嚼得到的满足。

不魂不食。对海南人而言，食物

不只是滋味，更是记忆的容器、情感的

图腾，最终造就了海南味儿的“魂”。

这魂，藏于炎夏街头的冰甜清补

凉中。鲜榨椰奶打底，加入绿豆、红

豆、薏米、龟苓膏与西瓜，一口沁凉落

肚，便收获了一份应对酷暑的从容，一

种甜美的生活哲学。这魂，也凝在午

后骑楼下的老爸茶里。当茶店人声浮

动，择一壶红茶或歌碧欧，几件点心，

街坊闲坐，从日头当空聊到夕阳西下，

此时流淌的，不仅是家长里短，更是一

种慢的、粘连的、人情饱满的社区光

阴。这魂，是远行游子永远的乡愁。

无论漂泊南洋或更远的他乡，一碗复

刻的海南鸡饭便是味蕾最大的慰藉，

鸡油煮成的油润饭粒，配上那碟姜蓉

辣酱，瞬间让故乡的椰风海韵重现舌

尖，成为异乡里族群相认的味觉密码。

海南味儿，说到底是人的味儿。

是渔民面对大海的敬畏，是农人躬身

土地的诚实，是母亲灶台前的爱意，是

游子行囊里的乡愁。它从“鲜”中汲取

自然的元气，在“真”里立住滋味的筋

骨，最终凝成一个“魂”字，扎下了生生

不息的根脉。

于是，在筷起箸落、唇齿留香的日

常里，这味道轻声诉说着一个海岛如

何以它的丰饶，滋养出了一套朴素而

深邃的生活智慧：善待自然的馈赠，忠

于本心的选择，守护记忆的温度。这，

便是海南，魂之所系，味之所依。

那天，我陪幼儿园

的侄子一起玩游戏：各

自搭积木，看谁搭得高

谁赢。他玩不过我，便

说：“叔叔，咱们换种玩

法吧，比如把积木抛上

天再接住。”我笑着问：

“那怎么样才算赢呢？”

侄子回答：“没有输和

赢，就是玩游戏。”

听到这句话，我一

下子愣住了。“叔叔，你

怎么了？”侄子轻轻推了

推我，我才反应过来，赶

紧笑着说：“好呀，就按

照你说的来玩。”于是，

我们俩将积木抛起来又

接住，有时抛远了，跑过

去接；抛高了，不小心砸

到头，便开怀大笑。玩

累了，又一起搭房子、建

城市。我就这样和侄子

一起，笑着，跳着，完全

沉浸在游戏的快乐中。

回家后，我一直想

着侄子的那句话：“没有

输和赢。”反思我自己，

这么多年来，却一直都

在输赢中生活。上学时

比成绩，工作后比业绩，

就连休闲时玩游戏也要

争个输赢。赢了便沾沾

自喜，输了又垂头丧气，

可这世上没有只升不降

的波浪，又怎能有只赢

不输的人呢？

想到当初我刚学

散文时，常暗自与人争

输赢，看他们发表了多

少文章，想着一定要加

倍努力地赶上。于是

常在下班后熬夜写作，

每个月都投很多稿件，

发 表 的 却 寥 寥 无 几 。

相反，那些心态平稳的

作者，反而能写出有深

度的文字，往往一投即

中。说到底，与其在输

赢里纠结内耗，不如享

受奋斗中的每一份成

长与收获。

然而，这个道理并

非人人都能想得明白。

一天傍晚，侄子打来电

话，他哭得上气不接下

气地说：“叔……叔，我

算数错了几道题，妈妈

特别凶地说我。”我安慰

了他几句，给嫂子打电

话。接通后，她却对我

大倒苦水：“我每天工作

那么忙，回家还要辅导

他学习，他可倒好，简单

的算术题错了那么多，

连邻居家的雯雯都比不

上，这往后怎能成才？”

我说：“您别着急，孩子

还小，一时的输赢并不

重要。更何况，如果无

时无刻不让孩子证明自

己的价值和用处，会给

他很大的压力。”嫂子听

后，沉默了很久，终于缓

缓说：“你说得对，是我

太着急。”

人只要在社会中生

活，就难免会有输与赢

的比较，也难免会有焦

虑和担心。可我想，真

正的“赢”，从不是打败

多少对手，而是无论走

在哪段路上，都能享受

到当下的风景。毕竟，

输赢之内，皆为赛场；输

赢之外，才是人生。

世上最难喝的东西，就是美式咖

啡，比它更难喝的是冰美式！我最初

接触咖啡时，便是这般感受。

小时候家在深山。一次，城里的

舅舅来我家，兴冲冲地从行李袋掏出

一罐黑乎乎的东西，说是西方人日常

最爱喝的——咖啡，旋即又特别补充

了一句：这是给大人喝的。因此，我

把咖啡和酒归为一类，视为大人们的

专属。此后对咖啡一直提不起兴致，

偶尔喝的还是“三合一”速溶咖啡。

工作后被同事“义正辞严”地指出，这

是饮料，而非咖啡！并带我去领略真

正的咖啡，于是便有了开篇那句“愤

慨”之语——确实苦过癍痧（凉茶）。

有时早餐想吃三明治，进到便利

店，发现加多两块钱即可兑换一杯美

式咖啡。多年养成的“薅羊毛”习惯，

我便加钱要了一杯，还嚷嚷着：加奶

加糖，双份！店员总是意味深长地对

我笑笑——当然，还是照办了。此

时，我对咖啡的总原则，依旧是避之

则吉——想要醒脑提神，也不必自讨

苦吃，咖啡在我心中等同于中药。

真正较为频繁地接触咖啡，还

是最近几年的事。当奶茶店、咖啡

店如雨后春笋充斥着整座城市的大

街小巷，我避无可避，只好随大流去

尝一尝。

以前只知道美式、拿铁、卡布奇

诺寥寥几种，如今真是五花八门，令

人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眼花缭乱

——生椰、燕麦、抹茶、黑糖、黄油、海

盐、香草、斑斓、玫瑰、茉莉花、柠檬、

柚子、橙C、蜜桃、草莓、青提、芭乐、

红苹果、杨枝甘露、榛子、开心果、巴

旦木……乃至苦瓜，真可谓一如“互

联网+”，万物皆可入咖啡。即便世

上最强报菜单的贯口大师，恐怕也难

一口气念完这形形色色的咖啡名

目。这着实让我如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般大开眼界，逐一品尝后，倒是改

变了我对（美式）咖啡“难以下咽”的

一贯印象。待我如神农尝遍百草，又

觉得这些花样百出的咖啡喧宾夺主，

“含咖量”终究是少了些。

也不知何时起，在饱览一众花花

绿绿之后，我竟返璞归真，喝起了美

式，大有一种铅华洗尽、归去来兮之

感。这时觉得那苦味也不再像早前

那般浓烈尖锐，而是变得醇厚深沉，

甚至在长久不散的苦味之后，还品出

一丝若有若无的烘焙焦香，一如我们

已没有那么多糖和奶去中和的中年

人生活——疲惫又充实，苦涩又微泛

回甘。

有些事物，确实需要年龄和阅历

才能读懂。咖啡如此，人生亦然。我

们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常常会随着

时间与经历而悄然改变。由此可见，

对一些人与事的态度，不妨多给些时

间，待岁月发酵、沉淀之后再做定论。

都市表情

晚上和朋友们在群里闲聊，大家

都在热烈地讨论着AI给各自生活带

来的改变。

“我妈现在可厉害了，一有什么

不懂的问题，就直接给豆包打电话。”

“我儿子也是，前几天他感觉有点不

舒服，主动跟我说晚饭想喝粥。我问

了才知道，是AI告诉他的。”大家纷

纷打开了话匣子，我边听边笑，也想

起来一件事儿。

前几天回老家看望 80多岁的奶

奶，闲聊时，奶奶笑着问我：“你上回

给我买的手机里，有个没出月子的

小婴儿在跳舞，这是真的假的？”我

笑着告诉她，这是 AI 合成的，她有

些搞不太懂，听我说知道是假的了，

但仍感叹道：“这也太神奇了。”科技

的进步，让人们有了新的话题，也有

了新的兴趣。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却有件事

情特别头疼。身为一名老师，平时少

不了要去查询一些优秀的中考作文，

可是查起来太过耽误时间，我灵机一

动，让豆包帮我去找两篇中考范文

来。不到一秒钟，豆包就给了我两篇

看起来很不错的文章。我正暗自高

兴，突然想到还是要明确一下来源，

就多问了一句：“这两篇文章有真实

的出处吗？”结果豆包很快回复：“对

不起，这两篇文章是我虚构的。”

我无奈，只好让它帮我重新查找

两篇，并强调了必须要标注来源，这

一次豆包很听话，乖乖地标注了来

源。为了确保真实，我补充问了一

句：“这次是真的了吗？”豆包依然很

快回复：“很诚实地告诉你，这两篇仍

然是我虚构的。”我被气笑了，当即还

是决定自己查找。

经此一回，我开始对AI的话半

信半疑起来。但真正让我对AI彻底

不信任的，还是看到的一则新闻。

一名生活在美国的女子休息日

想去徒步，于是询问豆包有无推荐的

去处，豆包贴心地推荐了一个风景优

美的徒步地点，女子也欣然前往，在

草丛里漫步，欣赏独特的植物。

结果回到家发了视频之后才发

现，豆包给她推荐的徒步地点竟然是

响尾蛇窝，甚至在她的视频中，有着

清晰的来自响尾蛇的“啪啪”告警

声。女子和豆包确认，豆包果断地道

歉：“我郑重地向你道歉，这里的确是

响尾蛇窝。”

看完这条新闻后，网友们都在后

怕，真是一场极其惊险的徒步之旅。

这也引发了我对于AI时代来临

的思考，其实关于智能机器人的记

载，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给我们提醒

过了。在战国列御寇所著的《列子·

汤问》中，就记载了西周时期，一位叫

“偃师”的能人巧匠向周穆王进献人

偶，这人偶“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

妾”致使周穆王大怒，要杀偃师，但偃

师没有辩解，而是不慌不忙地当着周

穆王的面将其拆解，周穆王这才知道

里面都是些皮革、木头、胶漆，木偶的

运转，只是机械式的移动罢了。

在AI洪流中的我们，整日沉迷

在虚假的文章中不可自拔，那些看起

来科学准确却毫无根据的言论受到

追捧，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正在崩塌，

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入AI设置的

陷阱中去。而AI时代，偃师教给我

们的道理非常简单——不要被表象

迷惑，而应当把自己的眼睛当成一把

解剖尺，要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真

正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才能在AI
时代更好地生存。春茶春茶。。 蒙海龙蒙海龙 作作

家乡味家乡味。。 蒙海龙蒙海龙 作作

我们的成长中，也曾有过这样一位慈爱温

厚的长辈守护吧，……正如萧红在《呼兰河传》

结尾时所说“忘却不了，难以忘却”，那些花影扶疏的

静美时光，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热爱。

□ 琦 垚

百家笔会

花影扶疏的静美时光花影扶疏的静美时光

楼后荒寂的园子郁郁葱葱，似乎

也感受到了夏天茂盛的气息，所有的

草木都灼灼然、欣欣然，更显得园子的

幽静清凉。

夏日周末，放下尘事琐事，取一本

书，来幽静的园子里走一走，坐一坐，

在草木的清新气息里读书，整个身心

也跟着幽静清凉了。浮生半日闲的快

乐，这便是生活的妙境了吧。

园子的东南角上，不知何时种了

一大片玫瑰，还细心地围了木篱笆，中

间有小径，可以走到玫瑰丛中。是何

人种下的？不得而知了。那木篱笆是

浅淡的原木色，上端被设计成心形的

模样，古拙里藏着可爱，可爱里又藏着

一派质朴天真。

这会儿一朵朵玫瑰，正开得热烈

浓郁，而且都是浓郁热烈的玫瑰红，散

发着浓郁热烈的玫瑰香。我被这浓郁

芳香的玫瑰香牵引，一步步循香而来。

不知怎么回事儿，我站在玫瑰花

中，觉得那玫瑰花的红，玫瑰花的香，

好熟悉，好亲切，竟有一种短暂的恍惚

的美妙飞离。仿佛这玫瑰花是从遥远

的东北方向，从很多年前的呼兰河畔

穿越而来的；又仿佛是我自己穿越了，

来到了呼兰河小城里一个飞着蝴蝶和

蜻蜓、开着玫瑰花的园子里；又仿佛这

玫瑰花是从我手中的书本里跑出来

的。

这本书是萧红的《呼兰河传》。这

段时间，我一直在通勤的地铁上重读，

出门时也随手带着，一得闲就打开读

一会儿，读得很慢，那些充满童趣诗意

的句子，总想慢慢地品味。

书中写得最静美温情的是第三

章，写盛开着玫瑰花的后园，园子里有

慈爱温厚，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祖父，

有可爱天真的孙女。这祖孙俩都喜欢

到后园去，因为那里“决不是那房子里

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

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

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

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

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看看吧——“花开了，就像花睡醒

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

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

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

么样。都是自由的。”万物都是自在

的、悠然的、喜悦的，这个园子里有着

花影扶疏的静美时光。

书中有一个散发着玫瑰花香的细

节，我读了好几遍，字句间、空气里，似

乎都弥漫起了玫瑰香。

是这样的一个很寻常又温馨的

情景：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时，孙女就

给他戴花。调皮机灵的孙女笑着在祖

父的草帽上插了一圈的玫瑰花，红通

通的二三十朵。这时，祖父说：“今年

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株玫瑰开得这么

香，二里路也闻得到的。”孙女听到祖

父这样说，忍着笑把花插完，跑得远

远地。

而祖父并未发觉，照样拔着垅上

的草。等祖父顶着满头红通通的花朵

走进屋，祖母看见了，大笑了起来，父

亲母亲也笑了起来。孙女笑得最厉

害，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明白了，

原来那二里路也闻得到的玫瑰香“并

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

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祖父自己

也笑了，笑得停不住。

读这故事的人，也跟着不知笑了

多少回了。笑中含泪，泪中有笑，有

太多的共鸣和怀念。我们的成长中，

也曾有过这样一位慈爱温厚的长辈

守护吧，或许是祖父，或许是祖母，或

许是姥姥姥爷，或许是父母，或许是

……正如萧红在《呼兰河传》结尾时

所说“忘却不了，难以忘却”，那些花

影扶疏的静美时光，让我们觉得人间

值得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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